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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智能手机的人，几乎没有不加入微信群的。
  微信群是个组织。过去一听说“组织”二字，都会肃然起
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万万没想到，自从
有了手机，建立组织、加入组织变得轻而易举了。赴一个酒局，
听一次讲座，观看一个展览，参加一次演出……有人拿出手机，
说建个群吧。转瞬之间，我就成了有组织的人。从此在里面聊
天、发图、发文，成了群众之一。
  微信群的空间，有大有小，能大能小。三两同学，四五知
己，有个提议者，立刻成立；八九十人，三四百人，某某登高一
呼，群起响应。有时个人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便被人拉进了
某个群里，进来一看，认识的不足一二，陌生的超过八九，但这
丝毫不妨碍你在这个群里待着。喜欢说话你就说两句，不愿意吱
声你就“潜水”，没人逼迫你，没人理睬你。有人发观感，有人
发美图，有人发论文，有人发消息；有人喜欢聊新闻，有人爱好
论逻辑，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体育、娱乐、养生，天文地
理、鸡毛蒜皮、宇宙洪荒、家长里短，内容无所不包，所谈口若
悬河。这样的人一多，群里就很有生气，仿佛农村赶大集，吆喝
声此起彼伏。
  可惜，谁也不是真理的化身，言多必失，难免出错。这时就
有人接过话茬，隔空叫板。这位如果买账还好，认个错，道个
歉，或者发个鬼脸表情包，哈哈一乐，也就不了了之。可这是在
微信群里，谁认识谁，谁服气谁啊？老张可能在内蒙古，小李可
能在海南，距离产生胆量，你能我比你还能，你牛我比你还牛。
开始还比较文明、比较理智、比较谦虚，越说火气越大，越说越
不讲理，发展到最后就开骂。幸好隔着千山万水，不然出现流血
事件也说不定。偌大的群空间，瞬间被两人霸占，你来我往，唇
枪舌剑，吵得不可开交。其他人，黄鹤楼上看翻船，巴不得有瞧
热闹的机会。到了最后，终于有人提出抗议、发起声讨，向群主
告状。群主先是安抚一下这个，劝说一下那个，可是没有一个听
他啰嗦的，照样吵吵闹闹，骂骂咧咧。万般无奈之下，群主只好
行使他的“否决权”，左脚踢出一个，右脚踢出一个。这一下，
群里复归平静。
  群空间是一个公共平台，不能由着个别人一直占用。
  有空间就有时间。微信群的时间是24小时制。有一天半夜两
点，我起来小解，在一个小群里问：“有人吗？”无人理睬。我
一气之下，发了个红包，结果不到5分钟就被抢光。接下来，
“谢谢啦”“发红包的好帅啊”此类奉承话就铺满了屏幕。
  群里什么时间最热闹？是吃罢晚饭之后，是早晨起床之后。
此时，新闻发言人如“夜宿乡里满天星”，评论家似“过江名士
多于鲫”，特别是那些爱说话的、爱指点江山的，最为活跃。
  我比较反感的是有些人动不动就发语音，可能是他们手写、
拼音打字较慢，遂以口语表达代替。这种办法方便了自己，难为
了他人。如果在公众场合点开语音，会对旁边的人造成干扰，弄
不好，还会遭到白眼；私下里点开，语音内容十有八九都与我无
关或无用。这种做法说轻了是对群友缺乏尊重，说重了就是先生
那句：“耽误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还有那些乱发广告的，乱发议论的，私话公聊的……一言以
蔽之，跳蚤市场有的货物，在微信群里统统都能找到。
  凡事有利有弊，微信也是一样。作为目前使用最为频繁的社
交软件之一，它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与此同时，烦恼也接踵而
至。不必讳言，现在的微信群已经开始变质，证据之一是，越来
越多的人不怎么热衷于这个“组织”了。

  在我们家，家务分工早已是不成文的规定，老
公主厨，我洗洗刷刷。我曾经也努力想成为一名厨
娘，奈何老公的煮夫地位难以撼动，久而久之，我
也就乐在其中。近些日子，老公想方设法引诱我入
“厨房局”，我就采用“拖延战术”，转移他的注
意力。
  瞧，煮夫又给我“洗脑”来了。
  那天早晨，厨房里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
我循声走过去，原来是老公在杀鱼。只见他左手拿
着菜刀，右手提起砍刀，瞧我进来，他瞄了我一
眼：“快来我教你，你学会了做饭，以后才不会被
儿媳妇嫌弃。”我倚在门栏上，懒洋洋地答道：
“这功夫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关键要实
践，可我没机会啊。”
  老公听着我耍赖的话语，苦笑着摇摇头：
“来，给你上岗的机会。”“算了，这活技术含量
太高，我以后慢慢学，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从简单
事做起。”老公睥睨着我：“那你当回采购员，去
买些调味品。”接着他说出了一大串名字，我的大
脑飞速转动，默默地记在心里。
  一路上，调味品的名字在我心里翻腾。走进市
场，琳琅满目的菜蔬、扑棱的鸡鸭鱼虾、摊主热情
的吆喝，瞬间我把买调味品的事抛到了九宵云外。
称一些小蛋糕、买一点卤鸡爪、购一盆小花花，回
家的路上才猛然想起此行的主要任务。我努力回忆
老公的吩咐，确定不了买“花椒”还是“胡椒”，
哎，不管了，都买回去吧。手里提着重重的袋子，
脚下迈着轻盈的步子回家了。
  刚到家门口，老公迎上来，从我手中接过袋
子：“不错，买了这么多。不过，我先要看看调味
品买齐没。”他东翻西找：“咦，花椒面呢？”糟
糕！不是“花椒”，不是“胡椒”，是“花椒
面”。老公笑嘻嘻地说：“考试虽不合格，不过也
挺辛苦，还得麻烦您再跑一趟。”
  我重新回到市场买了花椒面，然后躲在书房里
写写字、读读书。这时厨房里又响起了“乒乒乓
乓”的声音。又过了不一会儿，红烧鱼、凉拌鸡、
卤鸡爪上桌，看着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我给老公行
了一个大礼：有劳相公。这时儿子乐颠颠拿着手机
递给他爸，说：“爸爸，你看视频里这个男子，正
在感谢给他生双胞胎的妻子呢，我妈也是在感谢你
煮饭辛苦了。”
  其实，在家庭里分担家务，享受履行义务的那
份快乐，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生活的本质就是在
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寻求价值意义，也许有一天我会
走进厨房，爱上里面的锅碗瓢盆，不过，现在家有
煮夫足够了。

家有煮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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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乡，有过年炒花生
的习俗。

 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匮乏，各种
糖果十分稀缺。于是，家家户户便炒些

花生，用于过年食用和招待亲朋。
  每年过了谷雨，生产队便组织社员种

花生。半个月以后，花生破土而出，探出雏
鸟般的小脑袋，在微风中怯怯地左瞅右瞧。
渐渐地，花生茂盛生长，在一簇簇碧绿的嫩
叶青梗之间，黄花灿烂，状似一只只歇脚的
黄蝴蝶。黄花一落，花生便开始坐果，默默
地沉潜于土层中，悄悄地结满籽粒，等待着
收获季的到来。
  秋天，花生终于熟了，队里开始统一收
花生。收完以后，把最好的花生缴了公粮，
留足来年的种子，最后把剩余的花生按工分
分给各家各户。
  当把分的花生运回家，父母把花生装进
麻袋里，挂在偏房山墙的木橛上，说是防
鼠，其实是怕我们这些馋嘴娃偷吃，毕竟花
生量少，要用的地方很多。
  到了冬天，农活少了，母亲让父亲把花
生取下来，精心挑选那些果实饱满的双仁
果，用于过年招待客人和送亲戚，剩下的拿

到油坊换油。
  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忙年，我也天
天盼着过年。因为过年不仅有新衣服穿，还
有香喷喷的炒花生。
  直到腊月廿八，终于要炒花生了。母亲
挖来细沙，用水洗净晾干，倒入大铁锅里炒
至滚烫，再倒入挑选好的花生。炒花生烧锅
时从来不用木柴，木柴火急容易把花生炒
糊；用软草炒出来的花生壳表面没什么变
化，果仁又香又酥，堪称一绝。每每这时，
我就急不可待地剥开花生，将两粒果仁一起
丢进嘴里，大口嚼食，随着“咯嘣”一声脆
响传入耳膜，花生在唇齿之间被碾碎的香气
充盈了整个口腔。那个香啊，至今忆起，仍
让人垂涎。
  回想当年，一瓢炒花生，一家人围坐，
灯火温馨，其乐融融，这样温暖的画面犹历
历在目。
  后来，我家每年都会种不少花生。母亲
会把花生做成各种食品，盐煮花生、油炸花
生、花生酱，这是父亲最好的下酒菜；而花
生糖、花生糕、花生饼，则是我们小孩子喜
欢的零食，不过，母亲的炒花生始终是我的
最爱，回味悠长，今生难忘。


